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一块 “城市荒野” 的十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初见： 雪中的 “黑鸭子”

关于这片距离南汇东滩沿海观鸟点

超过 50 公里的城市腹地， 能不能看到

野鸟、 能看到什么样的鸟， 在生态保护

人士当中曾经有过一场微小的争论。
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以下简

称 “绿洲”） 是最早关注小湿地的民间

公益组织。 2007 年 12 月的最后一周，
家住花木街道的生态爱好者曹贵林带

来了一条消息 ： “我去科技馆附近的

一块湿地看了 ， 整体绿化不错 ， 野生

的鸭子好像都落户了 ， 就是周边环境

太脏。”
2008 年是罕见的雪灾年 ， 那年春

节是 2 月 7 日 。 春节前夕 ， 绿洲的年

轻 人 们 打 算 去 探 访 小 湿 地 里 的 野 鸟 。
大家觉得 ， 这么冷的天气 ， 水鸟也会

受 冻 。 绿 洲 当 时 的 负 责 人 是 康 洪 莉 ，
有 着 多 年 生 态 保 育 志 愿 行 动 的 经 验 。
她告诉这帮小伙子 ： “鸟都披着 ‘羽

绒服’， 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怕冷。”
2008 年 1 月 27 日 ， 几 个 年 轻

人———康洪莉 、 曹贵林 、 姜 龙 冒 雪 前

往小湿地， 然而并没有看到鸟。
命运往往会第二次敲门。 两天后，

他们再探小湿地 。 姜龙回忆 ： “那天

是清早出发的 。 雪停了 。 泥土上的积

雪 很 厚 ， 一 脚 踩 不 到 底 。” 他 看 到 了

鸟 ： 不是鸭子 ， 是黑水鸡 。 他眯起眼

睛 ， 透过眼镜片 ， 再通过单筒望远镜

里的视野， 一共数出了 78 只鸟。
面 对 记 者 ， 姜 龙 比 划 着 双 手 ：

“黑水鸡嘛， 就长得和家鸡差不多， 比

鸡还小 。 我还看到了白骨顶 ， 和黑水

鸡差不多 ， 脑袋尖上有点白色 ， 爪上

的蹼更加明显。” 这些野鸟一般出现在

沿海滩涂湿地 ， 而在城市内陆腹地难

得一见。
后来的日子里 ， 黑水鸡成为小湿

地已记录到的 180 多种野生动植物中

的明星物种 。 没有人知道 ， 它们是何

时来到池塘里定居的 。 不过 ， 小湿地

的存在 ， 比人们想象中要久远很多 。
很 久 以 前 ， 这 里 有 另 一 个 名 字 ：

柿 子 园 。 《花 木 镇 志 》 记 载 ， 柿 子

园 位 于 同 乐 村 东 北 部 。 相 传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有 青 浦 朱 姓 人 氏 迁 来 此 处 筑

宅 定 居 ， 并 在 宅 后 辟 园 栽 柿 。 所 栽

柿 树 数 量 甚 多 ， 所 产 果 品 吃 口颇佳 ，
柿子园之名因此得以流传 ， 此地亦因

此得名。
同乐村位于原花木镇东北端 。 同

乐之名， 源于全国农业合作化时群乐、
勤乐和民乐三个初级社合并建立的同

乐高级社 （后为同乐大队 ） 之名沿用

而来。 1984 年建立同乐村时， 共有 12
个生产队 。 至 1999 年底 ， 有 11 个生

产队已因征地开发而被撤销。
小湿地的水源张家浜 ， 是区域中

一条重要河道 。 张家浜是同乐村境内

的区级河道。 1998 年起经历综合整治

工 程 ， 工 程 西 起 黄 浦 江 张 家 浜 水 闸 ，
东至罗山路 ， 全长 6.8 公里 。 1999 年

底竣工， 共疏浚土方 95 万立方米。
2001 年， 上海科技馆建成， 作为

配套 ， 在杨高路旁 、 柿子园处建设一

块 停 车 场 。 建 设 过 程 中 要 开 挖 土 方 、
垫实地基 ， 因此挖出了一大一小两个

池 塘 ， 经 过 明 沟 暗 壑 与 张 家 浜 相 通 。
由 于 后 续 开 发 情 况 不 明 ， 逐 渐 抛 荒 ，
芦苇丛生， 竟成了一块野生湿地。

就这样， 花木镇 （现为花木街道）
在城市化进程中留下了一块小小的乡

土 遗 迹 。 柿 子 园 的 名 字 再 无 人 提 起 ，
直到多年以后 ， 绿洲给了它一个新的

名字： 小湿地。

当时 ， 绿洲还是一个松散的公益

组织 。 姜龙经常独自探访市郊各处野

地 ， 随身携带的是一架巴掌大小 、 近

乎塑料质感的数码相机和一部诺基亚

功能手机。
也会有市民偶然进入小湿地 。 姜

龙遇见过一位坐轮椅的老人 ， 凝望着

池塘的水面 。 他的裤管显示出他的腿

上有过伤残 。 老人是来散心的 ： “我

的轮椅是电动的。 但舍不得用电瓶啊，
我就用手摇。”

姜龙还在这里遇见过金杏宝 。 后

者原任上海科技馆副馆长 ， 因其大众

科普工作而被粉丝们昵称为 “昆虫奶

奶”。 姜龙说： “小的时候， 我常去上

海自然博物馆 。 博物馆门口有家小小

的营业部 ， 专门卖动物邮票和科普书

籍杂志 。 我最喜欢看的杂志是 《人与

自然》， 16 开本， 以前的主编就是金杏

宝。 所以说， 我是遇到了偶像。”
资深科普工作者的出现 ， 意味着

小湿地的价值被认可 ， 也预示着即将

到来的一个新时代。

一处自然教育 “圣地”

最初几年 ， 绿洲围绕小湿地开展

的 活 动 ， 局 限 于 生 态 环 境 保 育 行 动 。
比如 ， 他们发现长期抛荒导致外来入

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疯长 ， 便自发

前 去 除 草 。 上 海 的 盛 夏 ， 烈 日 暴 晒 ，
他们穿着户外夹克 ， 汗流浃背 。 有人

说 ， 一枝黄花的生命力极强 ， 靠你们

几个人除草， 有什么用？
“在我干生态保护和自然教育的

生涯里， 人们总是会对我说起这句话。
他们不停地问： ‘有什么用？’”

在 清 理 加 拿 大 一 枝 黄 花 的 时 候 ，
一些有过农事经验的生态爱好者有意

无意讲解动植物的知识和趣闻 ， 姜龙

和其他年轻人由此学会了鉴别一些物

种 。 其中的很多人 ， 后来成为了上海

最 早 一 批 自 然 导 赏 员 、 环 保 公 益 人 。
大家觉得 ， 小湿地作为面向公众进行

自然科普的场所， 条件得天独厚。
在小湿地出现以前， 市内可供体验

野趣的地方是位于徐汇区龙吴路的上海

植物园。 那里接近外环线， 已处城市的

边缘。 相比之下， 花木街道已成为浦东

的行政中心。 从地铁二号线上海科技馆

站步行至小湿地只需几分钟。 而且， 这

里的面积小， 物种密集。 最重要的是，
这里不是人工干预形成的， 这一点是所

有公园或绿地都无法比拟的。
2009 年起， 姜龙等人断断续续 在

小 湿 地 开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夜 间 导 览 。
当周围的高楼在夕阳余晖中隐没， 林

木上缠绕的枯藤变得神秘起来 ， 你能

看到蛾子伏在淤泥上补充水分 ， 在分

岔的小径上踩到蛇蜕……而看到这些，
只需要一支手电筒或一盏头灯 。 经过

几年发展 ， 小湿地声名鹊起 ， 几乎成

为 上 海 自 然 教 育 活 动 的 “圣 地 ” 。 有

时 ， 四五家团队在同一个晚上开展活

动 。 一些营利性的自然观察家庭亲子

活动， 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
2013 年以后， 上海的自然教育机

构大量涌现 。 余海琼是这些自然教育

机构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 她曾是绿洲

的成员。
“长期在小湿地活动的机构 ， 规

模较大的就有约五家 ， 这还不算其他

规模较小的组织 ， 几乎每周都有至少

一场活动 。 就拿夜游来说 ， 要考虑到

散场后家长带孩子回家 ， 如果活动地

点在新江湾城湿地 ， 就太远了 。 小湿

地离地铁二号线很近 ， 到浦西 、 浦东

都很方便。”
2014 年， 余海琼离开绿洲， 创办

了小路自然教育中心。 “小路” 的定位

是设计自然教育课程， 引导其他机构如

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 余海琼的目标

客户更加偏向于机构， 而不是一般的个

人 。 显然 ， 只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空

间， 才能够支撑这类机构的定位。
上海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志愿

者、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博士何鑫说：
“也 许 资 深 的 科 研 工 作 者 不 会 来 小 湿

地 ， 但是对于入门爱好者和亲子家庭

来说， 小湿地就比较适合了 。” 甚至 ，
上海科技馆的员工也成立了以小湿地

为基地的自然观察小组。

城市荒地带来
生态新观念

小湿地虽然长期闲置抛荒 ， 但从

某种意义上而言 ， 这里并不平静 。
生态爱好者们清楚地知道 ， 开发

是小湿地必然的命运 。 他们和因为舆

论 而 关 注 到 小 湿 地 存 在 的 有 关 部 门 ，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 。

有关部门的关注带来了一个额外

好处 ， 解决了小湿地里的加拿大一枝

黄花。
2010 年 7 月底， 绿洲的志愿者再

次巡护小湿地： 停车场看 上 去 是 刚 刚

搞 完 商 业 活 动 ， 四 周 的 垃 圾 较 多 ；停

车场没有厕所 ， 大客车驾驶员随地大

小便 ，看了让人心情不快 。 原 来 ，科技

馆停车场出现了一些日用小商品销售

摊位 ， 涌入的人潮产生了大量随地抛

弃的垃圾。
绿洲的志愿者看到后 ， 向有关方

面进行了反映 。 浦东电视台的记者也

来池塘边探访野趣 ， 绿洲的志愿者接

受了采访 。 姜龙回忆道 ： “这可能是

小湿地的存在第一次通过影像媒体传

播 出 去 。 感 觉 起 到 了 作 用 。” 作 为 结

果 ， 世 纪 广 场 管 理 公 司 清 理 了 垃 圾 ，
顺便 ， 投入资源根除了这里的加拿大

一枝黄花。
不过 ， 大多数时候 ， 生态爱好者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诉 求 并 不 能 完 全 吻 合 。
就好比说 ， 管理公司每年都会割掉池

塘边的芦苇 。 在生态爱好者看来 ， 芦

苇为黑水鸡提供了筑巢的空间 ， 是昆

虫幼虫成长必须的空间 ， 最好不要割

掉 。 不过在管理公司看来 ， 干燥的芦

苇是易燃物 ， 必须清除火灾隐患 ， 以

免危及停车场里的汽车 。 事实上 ， 确

实有垂钓者和捕鸟人在这里遗弃还未

熄灭的烟蒂。
大家都知道 ， 小湿地未来有一天

是要被开发的。
出于种种原因 ， 绿洲决定尽量减

少在科技馆小湿地活动的频次 ， 姜龙

对 这 样 的 做 法 持 保 留 意 见 。 他 认 为 ，

湿地虽然成于抛荒， 但也需要人打理。
夏天 ， 要对池塘里过度暴发的有害藻

类进行清捞 ； 春秋两季 ， 要经常巡护

以防有人在树林里张网捕鸟。
“为了阻止加拿大一枝黄花和空

心莲子草的过度生长 ， 我们移栽过羊

蹄草 ， 羊蹄草是很多虫子的佳肴 。 但

因为缺乏长期跟进 ， 移栽的羊蹄草在

夏季枯死， 空地被野草上位了。”
后来，姜龙离开绿洲生态志愿者中

心 ， 建立了萤火虫环境保育志愿者小

组，继续在科技馆小湿地开展活动。

尾声：
小湿地生态“开枝散叶”

即便没有开发 ， 如果缺乏合理维

护， 小湿地也会经历自然的衰退周期。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 ， 科技馆小湿地面

积比最初时减少八成。 2006 年湿地水

面总面积 1.3 万平方米， 如今不到当初

的五分之一。
事实上 ， 小湿地开发规划正式出

台的消息， 每年都会流传一遍。
2013 年， 为了留下一些资料 ， 余

海琼和 12 位同伴编写了一本 《最后的

科技馆湿地———常见物种手册》。 《手

册 》 分为鸟类 、 昆虫 、 蛙类 、 植物四

编 ， 记录下 178 个小湿地物种的照片

图鉴和介绍 。 排在目录第一位的 ， 是

鹤形目秧鸡科的黑水鸡。
如今 ， “靴子 ” 已经落地 。 余海

琼说， 4 月 22 日她想去小湿地看看黑

水鸡宝宝 ： “说起来很巧 ， 以前每年

这个日子 ， 都能看到黑水鸡幼鸟 。 那

是它们孵化出巢 、 第一次在开阔水面

上游弋的季节。”
姜龙换了部新手机来代替老诺基

亚， 他倒不是一个太过于恋旧的人。
“你还记得那个坐着轮椅的老人

吗 ？ 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在池塘边的

样子 。 当我脑海里想起他的时候 ， 我

能体会到一个充满野趣的湿地带给普

通人的魅力和价值。”
“我们可以把保育自然生态环境

的价值传递给更多的人 。 维护一个野

生生态环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几

十公分的一个泥底 、 静水浅坑 ， 就能

供养很多东西。” 姜龙说。
新的萌芽已经出现 ， 在小湿地成

长起来的生态公益人 ， 正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寻找新的生态修复试验田。
康洪莉离开 绿 洲 生 态 保 护 交 流 中

心 后 ， 在青浦区靠近青西湿地的岑卜

村找了一块田地， 进行有机农业种植。
在寂寞而安静的乡村， 她已守了多年，
她的梦想是坚持生态农业实践。

在奉贤区南桥镇金汇港旁的 “中

央 绿 地 ”， 城 市 荒 野 工 作 室 的 几 位 博

物 爱 好 者 把 夜 行 动 物 调 查 带 到 了 这

里 。 他们从小就对自然感兴趣， 也曾

在小湿地留下足迹 。 现在 ， 他们要用

专业知识推动中央绿地的生态修复和

保育。
在 浦 东 的 一 些 住 宅 小 区 和 学 校 ，

姜龙和他的同伴正在开展 “微型自然

生境” 实验。 在一个个 “自然角”， 他

们把鱼类 、 水草等本土物种移放进浅

浅的水塘。
也许 ， 下一个春天 ， 这里就会出

现 新 的 生 命 ， 蝌 蚪 、 鸣 虫 和 野 鸟 。
“不要问有什么用,关键是要行动。”

题图左： 小湿地没有人工铺设的

道路， 来观景的人踩出了泥土小径。
题图中： 大量落叶形成腐殖质为

菌类生长提供条件。
题图右： 夏季， 荷花、 芦苇等水

生植物生长茂盛。

本版图片均由小路自然教育中心
提供

今年 2 月，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 ， 浦东
新 区 规 划 和 国 土 资 源 管 理 局 官 方 网 站 对
《浦东新区联洋社区 C000302 编制单元 10
街 坊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局 部 调 整 （实 施 深
化）》 进行了公示， 征询公众意见。

规划公示显示 ， 上海博物馆东馆落户
于该单元的 10 街坊 10-03A 地块 ， 占地
面积约 4.60 公顷 。 其北侧是东方艺术中
心和世纪广场 ， 西侧隔杨高南路正在建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关项目，东侧为上海科
技馆， 南侧为张家浜河道以及张家浜创意
街。 同时，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南侧的 10-
03B 地块，还规划了商业办公综合用地。

早在 2015 年 ， 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就曾公开披露 ， “十三五 ” 期间 ，
其将加速推进上博东馆以及张家浜楔形绿
地 4.5 平方公里生态 、 文化项目的开发 。
其中， 体量远超浦西总馆的上海博物馆东

馆 ， 选址于花木行政文化中心十号地块 ，
地块占地面积 8.8 万平方米， 预计总投资

60 亿元。
规划公示同时意味着 ， 上海内环以内

唯一一块有野生水鸟繁衍的开放湿地———
紧依着张家浜河道的科技馆小湿地长达十
年的生命周期， 正式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 这种在城
市开发间隔期偶然天成的 “荒野 ” 还会出

现， 它们随着城市更新生灭变易， 也是正常
的现象。 值得思考的是， 在科技馆小湿地持
续十年的生命中， 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
客观上， 这些年， 小湿地已成为上海一些自
然教育公益组织开展研究观察活动的场所。
它带给我们的灵感、 思考和生态保育经验，
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科技馆小湿地的生态价值进
入公众视野的始末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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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季季来来小小湿湿地地观观察察自自然然的的人人群群

生生态态爱爱好好者者寻寻觅觅昆昆虫虫的的踪踪迹迹

举举起起望望远远镜镜寻寻找找野野鸟鸟 小小湿湿地地吸吸引引了了一一些些亲亲子子团团队队活活动动在在此此开开展展

城中小湿地 生态大课堂


